變成怪物的那天
1.
「……不……這並不是我的錯…」四分五裂的鏡子前，近幾瘋狂地捏壓自己的頭顱，盡使力勁而流出的手汗浸濕滿手，促成更紊亂的呼吸，單隻的燈影更加孤獨，淹沒埋藏在手心底下────傷口密佈的手掌。
因為那個錯步，就只因為那一步，連續的練習、浪費的時間、積欠的金錢全在一瞬，如酥脆的山倏地崩裂殆盡。
「為什麼……到底是為什麼…」悲痛的影子槌敲前方桌子，引得破碎的鏡子搖晃作響，那人透過鏡子定神自己的臉孔，那滿被眼淚佔據的眼睛。
「為什麼…絲毫疼痛也感受不到……」漫手刀痕帶來的疼痛是證明自己還活著的方法，但卻…………我真的淪為……怪物了嗎？
閃閃爍爍的燈光終於熄滅了，因為沒繳電費的緣故吧，正好也讓抓狂的他停止動作，蹣跚地從角落的盒子取出───唯一一隻能照亮他的蠟燭，卻毫不猶豫地一把點亮，看著它漸步消逝減短，形如一把香──是計算著時間的步伐？還是借物傷感著什麼的離去？火光曳著輕煙，丁點照著少年仍濕潤的睡眼，而一步地、一步地、一步地變成冷燼，讓烏黑吞噬浸蝕。
2.
8歲時父親因為抽菸肺癌去世，母親因為疲於奔命也倒下，沒有任何的爺爺奶奶姑姑阿姨，只有我，對，只有我，為什麼會是我呢？
「呵呵呵，我真可憐。」獨自一人住在兩三坪的屋子，拉雜的工作也只能養活自己而已，沒有書讀也沒有朋友，儘管感冒生病也只能含淚地躺著，總是那麼希望如果能痛快地結束痛苦，而卻又屢次癱軟於煎熬與軟弱。
搬著比平常多三倍的鐵條，也沒見督工讚許，在冬至的這天看著冷色的天空，每戶溫暖團聚的香味，聚散在工地基座冷鹹的粥糜上，讓少年的眼眸更加形如死水
「將自己給冰封吧。」
「沒有必要掙扎了對吧？」
「難受的話？就閉上眼吧，哈哈。」
一句句回音在獨有一人的工地繚繞，難道是地獄的鬼魂在召喚著我嗎？看來我真的一步一步的變成怪物了。
「沒有必要努力吧？再怎麼努力也沒辦法脫身了。」
  
 「反正怎麼做事情也都會搞砸。」
  「哭吧！繼續哭吧！你也只能安慰你自己而已，哈哈。」
「果真是廢物啊。」
    穿梭過冷冽的街道，路邊髒臭的汙水、吞吐的煙雲、喧雜的車奔如雨般地不停，這些聲音也是，不知不覺中攘奪精神與身體
「可不可以適可而止…？」少年咧牙，一眼望去毫無一處不是如此，這個世界的難受已經不是閉上眼睛或塞住耳朵或堵住鼻子就會停止的了，一層又一層的痛苦漸漸擠壓自己，似風地將最後發抖的火苗抹滅，讓埋伏的黑暗有機可乘。
我揉揉忽然停電的眼眸，倏忽發現漸漸失去色彩，如同野獸般，剩下些許的薄彩和最初始的黑與白，但不必在意吧我想。
「反正也沒有必要在意了…」一個身影在蒼茫的黑夜與雜亂的霓虹下站在一棟矮小破舊的小屋前
「連棋都下不好，你還能做什麼啊？廢物！」最後一個聲音響起成了使心跳停息的槍響，讓少年握住手把的動作定格，一晌又一晌後，才搖擺地關上厚重的門，關上外頭厚重的世界。
3.
被車工的噪音堵塞耳朵的男子走在繁華躁急的街頭，路旁屢次錯過的新興招牌奪取不了他的目光，再璀璨的店面到他的眼裡也不過是黑白照片一張，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讓他停下腳步的了──但經過家的最後一條街口，慍怒卻阻怯他直衝的步伐。
「連錢都還不出來，你還能做什麼啊？廢物！」
熟悉難受的聲音緊刮著耳膜，使冷冽靜謐的蒼穹彷彿開始降雪，寒風狂掃佇立在路口的影子，龜裂心頭脆弱的圍牆，裡頭崩裂出最後滾燙的情緒──霽怒、矔視與怨懟。那是蘊存至最後的人性，卻流溢且悄悄冷卻，原先能讓他喚起人性的最後一點火苗卻成了讓他成為怪物的一步台階，然而他卻渾然不知。
  
聲音源自在旁的花店門口，兩人向著花店老闆娘嘶吼推撞。
「沒用的傢伙，有種再賒欠下去啊？」體型壯碩黑黝的男子將花店老闆娘用力一推，隨著她的慘叫側倒在地。
「我們老大早已經下最後通牒了，還不快把錢還來的話，你可就不用做生意了。」在旁的矮子環著手臂，嘲諷的眼神逼人咄咄，仍倒在地上的那人悲憐的眼神看著壯碩的入侵者打破店內的陶瓷花盆。
他望見門旁精美的彩色玻璃花盆，滿臉陰笑的走了過去將花盆高高舉起，滿臉壞意地向著小弟與老闆娘「這個好像很適合當你的陪葬品呢…」老闆娘見狀驚呼地往後爬離未料同夥一個伸腳，將她退離的手阻絕於舉起花盆的巨大陰影前。
「可不可以適可而止了……?」欲砸花盆的動作被陰冷的聲音阻斷，粗野的男子一回眸就是一摔，花盆在空中迴旋翻滾形如一把俐落的飛刀。
「啪。」一聲作響花盆恰落入兩手之間穩穩地被接殺，怪物似地輕輕放在地上，彷彿花瓶毫無經歷過動盪般。
「原來是你在我的耳朵裡吵……」少年握住拳頭，這時才從死水般的臉孔讀出他憤怒的內心，那被地獄的千言萬語侵擾的內心，與兩名男子對峙著，雙方火氣奔騰澎湃。
小弟一把衝向前，歪斜的身體將力量匯聚在後拳，彷彿力量之大可以撞碎山巖，少年晃晃遮蔽眼簾的瀏海迅速地身體一縮──閃避了那亂來的一拳還不忘給他後頸一個手刀。
看著小弟在地上哀號著，男子茫然望著擺好架式的那人，那毫無情緒的表情，更讓他內心翻騰亂散，立馬一個瞬間就撲衝過去，不過有數次經驗累積的他，速度與力勁非同凡響，頃刻之間拳頭已經近在咫尺。
「混蛋！」男子在一拳下去後使勁地接上一腳，粗壯的腳在空中破冰似地揮舞，然後在少年單薄的破衣上──輕輕掠過，少年單調的眼睛一閃換為一抹輕笑，在男子眼中成為火的燃油，妄想一把燒盡眼前萬物。
我定神地盤算著他的靜動，用灰黑的色調看著，這雙瞳孔已不是用來觀賞風景的，也早已不是用來哭泣的，他成了兵器──毀滅世界的兵器，那一瞬間粗魯的移動，分秒血液澎湃的喧囂，入了眼眶全輕慢了下來，宛如火車停下似地，從急簇的殘影漸漸、漸漸、漸漸在眼前現形。
但就算火車停下緩慢，慣性仍在作祟，我仍要做出反應對吧？不然可能會造成……
在我注意到之時，小弟已從地上狼狽爬起，在閃避咄咄的男子攻擊的我身後，模仿大哥舉起花盆的動作，笑出聲來，而這時他一拳正臉飛來，宛如兩座城堡挾夾王般，這刻是喊出checkmate的時候。
花盆已經默默脫離對方手心，拳頭也快要墜入身體，這畫面彷彿黑白電影似地混雜卻又不失真「看來我救不了花盆了……」語畢，在重拳將要觸身的一霎那壓身蹲下。
框啷一聲，玻璃碎片像雨似地下了下來，迷濛中兩人同時傾倒，就像抽離骨架的兩座高塔，崩裂然後消逝，大哥看著自己頭上綻開的傷口回頭瞟了一眼就逃逸了，小弟則在他後方摀著被重擊的胸口顛頗地跟隨著。我拍拍落在我衣服上的玻璃屑和些許血斑，毫無表情地邁向家門。
「那個…先生？不好意思…」柔弱的聲音輕輕飄出繞遼在午夜的街口「給您添麻煩了…真是不好意思……請你…不要報警…」
我沒有回頭「為什麼？」雖然我也不會去做這種會暴露自己身分的事，畢竟沒有身分證也沒有其他的證件的我現在只剩軀殼。
那人蹣跚地戳戳我的肩膀，一回眸她豎立在我身後，和她手中一株綻著白色瓣香的白玫瑰「因為…他們知道我是誰了…而且我也沒有錢繼續搬家了……」晚風輕輕撩過他綿綿的短髮也輕撫白花艷香的花瓣。
「不過！我相信…我可以籌到錢的！在我這家花店還沒倒下之前…我也不會倒下的！」少女垂下良久的眼眸終於抬起，認真地看著毫無表情的我，那眼神和之前的我非常相似，那還沒變成怪物的我──「我相信…只要連續的練習，我也可以拿到冠軍的！在這盤棋還沒被吃光前…我也不會認輸的！」
「這個送你…」少女端來手中的花朵，那朵用普通盆栽裝載的花朵在路燈下成黃金似地閃爍，雖然我看不到顏色但卻能感受到什麼似的，模糊──是我現在的狀態「對不起了…我沒有什麼可以送你的了。」少女嘴角勾起一道弧線打醒我空洞的眼神，這時的我好像還存在著，為了什麼存在著。
少女看著少年接過花盆而不答話，好像以為少年害羞「以後還會再見面的。」說完便轉身收拾在店門口破碎一地的碎片。
望著手中蒼白的花朵，僵硬的瞳孔往前望著打掃的她，什麼都說不出來，只能轉身帶著與其他氣味有別的花香，讓花店漸漸消逝在門的外頭，那身影亦是。
4.
廣闊的天被塗上了一層淡淡的藍，外頭的人們比之前倉促吵雜，要不是現在的我不用睡覺不然早就被吵了起來，今日督工說因為什麼節日不用上班。
以前對不用上班是多麼愉快的啊，記得是隨興吃個慢調的早餐然後蹲在鏡子前向著地上撿來的西洋棋愉悅的把玩著，不過可能都不會回來了那些東西，包含睡眠、早餐、棋子和……媽媽。
我望向碎裂的鏡子，地上散漫的玻璃片仍躺在那兒，遮蔽被抹滅淡忘的棋盤，割裂被吞噬嚙咬的夢想，但那處佇立的東西卻奪去我的焦點──白玫瑰。
我放下整夜裁縫的工廠娃娃，過了一晚我才走進細看，那宜人的馨香與酪白的瓣片，與昨天的它又來些不同，是因為這可憐的小傢伙知道了主人是隻怪獸嗎？
外頭的聲音很雜，與我的內心一般，好像一千一萬個結深卡在出口難以排除，我似乎有那麼一刻覺得自己不像怪物，而成了有了什麼目標的人，但目的卻被塞堵在心的出口似的──無從得知，但起碼知道了今天想做什麼。
我步出家門，外頭喧擾仍不停息，我略過一叢又一叢的人群，白天的風引領我的亂髮貼上臉頰，但也不足以停下我的腳步，它們在一家店前停止前行。
花店今天仍些許冷清，偶爾會有些許老太婆買下擺在門口招展的日日春，也有年輕點的少年進去揀選幾朵紅色玫瑰，就像我…但我今天不是為了玫瑰而來。
「是你啊。」那位少女包裝完少年的花朵，笑著走出「今天是跨年呢？想要買什麼花呢？」
我指著昨天被那幫人弄亂的地板，雖然現在完全看不出被弄亂的痕跡「你需要幫忙對吧？」
少女看著我指的地方，那地方她仍心有餘悸，況且昨天那一戰可能會更難以收拾，但她只是笑了「可是我現在沒有什麼錢欸…」
「我沒有要錢。」我能感受到死水般的表情換了「我只不過想要幫忙。」
少女摀住嘴巴，面對突如其來的少年她不知所措，站在原地垂眸慌張的模樣與我臉上難得的微笑相襯。
「老闆！我要結帳！」不知何時裡頭傳出聲音，我繞過驚訝的少女，接過客人手上幾朵纖纖的紅色長壽花，從櫃台拿起包裝紙輕裹花身，從底下熟稔的折起整齊的皺褶，最後用紅色緞帶輕扣交給了客人但卻被不知何時走近的少女攔阻，她在緞帶處打上蝴蝶結才放心地交給客人。
「那邊要折大蝴蝶結是我的堅持，不過你折的很好。」少女進了櫃台從中拿出一條白色圍裙「這條給你，以後叫我郁曦姐就好。」隨她笑的開朗我好像也漸漸放鬆下來，僵直的臉也開始綻放笑容。
郁曦姐的店面被花佔滿著，卻比起家中來的闊大美麗，看著低頭澆著水仙的她，看著擺放在櫃台旁的聖誕紅，聞著溢滿的花香，彷彿能證明自己是存在著，而且比起疼痛來的舒坦。
夕霞悄悄鑽入店內，夜晚也偷偷敲著大門，郁曦站在門口望著等候倒數的人們「你要不要吃點東西？」她向著外頭問著我。
自從成了怪物後我就不需要進食了「不了。」
她回眸看了一眼「可是你沒吃午餐，也沒吃晚餐不是嗎？」
「我不用吃。」我終究只是這樣回她。
「是嗎？」她笑笑地再轉過頭看著人群「花店已經好久沒有人幫忙過了呢。」在櫃台的我聽到她憋住哭泣的鼻音，她依舊看著窗外──那拿著糖葫蘆的兩人，那對聯繫著的心跳與氣息的甜美果苗，那兩人晶瑩璀璨如洗，如同滑下潤頰的剔透淚珠，多美的糖葫蘆啊………只可惜不是你手中的。
我慢慢靠近著嗚咽的那人，蹣跚地戳戳她的肩膀，讓她看到佇立在後的我，和手上由她所栽培的──白色玫瑰「這個送你。」我淡淡的說。
她訝異的擦掉淚痕和那在她心上劃下的傷痕，苦笑著「啊咧，這不是擺在店裡的嗎？」
我沒有反駁，只是認真的看著她接過花盆「謝謝…」她勉強地張開被眼淚堵塞的雙眼看著白雪般的玫瑰。
外頭倒數的聲音哄堂響起，那黑白的天空倏忽被無色的煙火打亮，她透著淚眼望著漶漫的煙火，那貫天的煙火遮蔽廣場相擁的兩人，雙雙影子纏繞如樹似地生長，在郁曦腳下縮短伸長，催促著白玫瑰成長。
這天，我真的想要看到顏色，那綻開的煙火、倒數的廣場、花店裡的萬紫千紅和──她張開的眼眸。
但，我錯了，大錯特錯！
5.
昨夜的喧囂在早晨變成滴答的雨音，這年的第一天外頭卻不賞臉地下起豪雨，吞沒昨天在廣場的熱情，澆熄在蒼穹熱烈的煙火，埋沒遺留在外頭的煙灰垃圾，今天──也不用打工。
「今天花店也休息了吧？」再次地放上縫紉中的娃娃，我要穿過那個路口。
外頭雨勢猛烈，我仍批著一件之前撿來的長外套就離開屋子，對我來說雨已經不算什麼，僅僅只是遮眼的布幕，也頂多濕了身。
路口沒什麼人，大概是被傾盆的大雨嚇跑了，顫濕的瀏海鋪下前額，逼著眼睛看著柏油路上淪漣的水窪，忽然間雨茫然停下，前方握著傘的那人笑著
「淋雨不好唷。」郁曦將傘放進我的手中，一把藍色的摺疊傘。
我愣了愣，她只是微笑地說著「今天只需要搬花就好了。」
那天在一株紫色風信子的旁邊，我淋著雨搬運著外頭原先晾著的日日春和聖誕紅。
天色越來越黑，彷彿黑幕鋪蓋了天雲，如瀑布的雨變的更強，在地上打出花白碎泡，敲打外頭搖頭的葉脈，浸染裡頭龜裂的氣息，悄悄地將外頭鐵器敲打聲導進店裡。
我拿著方才曦姐給的雨傘，往櫃台準備換上圍裙，但忽然間耳朵通電似地躁叫著，好似什麼的呼叫，更似地獄的噪音，從外頭竄入，我赫然回頭──飛來的是一根鐵棒。
瞬來的一陣攻擊，使我反應不及，只能茫然地一手接下重來的一擊，眼前黑白縱橫，恍惚中拿著棒子的那人憤恨的表情和頭上的包紮，是黑黝粗壯的那人。
心場被寒顫吞噬，毫無可燃的情緒所在，冷卻的破殼與消耗殆盡的情緒在央邊變質潰爛，我，全身亦是，漸漸開花潰爛對吧？一晃間眼睛淡然無神，透著眼簾充斥著黑與白，沒有其他顏色存在。電擊似地麻痺一切時間、動作，好似時間不再推動，截住棍棒的手也漸漸失去疼痛。
我一把推倒壯碩的他，擋在門口的是一雙對影，一人單臂扣住曦姐，弱殘的呼吸被鎖緊，牽強的呼吸被痛苦一步步奪去，而那人見狀挺立住身軀，預備好什麼似地。
我一腳踏上那碩實的背脊，一步向前，野蠻的手拳在空中下墜如同殞落的星石，貌似要一拳蓋上他的臉。
他驚愕的一退，從衣繡剎出一把賤惡的──蝴蝶刀，我可以感覺地表在蕩漾、拳頭在伸縮、他們在憤怒、地獄在召叫，卻感受不到一絲自己的心跳。
湛血的濕黏衣裳在身上明明令人難受，但流血的疼痛卻毫無感覺，趴落在地的我連慌張都不會顯現，而從被打飛的那人之後一人持棒闖入，用濕淋的鐵棒讓我更難以抬頭，透過胯下看到倒地的那人狼狽的抬頭，和一動也不動──郁曦姐，更讓我知曉我已經不會疼痛。
沒錯，就像怪物一樣。
擊落在身上的棒子又多了一根，原來是先闖人的他爬了起來，他們的咒罵縱橫著噁亂的聲音使得我的身體更變質更腐爛。
倏忽一轉身，我的腳踢飛下襲的鐵棒，強大的扭力強逼我換腳拌倒那粗壯的持棒者，又趁著另一人嚇退的片刻我無神地站起，對峙局面難以結束，儘管他們有著兩跟鐵棒和一把蝴蝶刀。
「就好似那棋局啊…」我說著帶著死然的臉，是誰一夕間迸散他原先的人性，亦是誰殺戮著自己身體？
     是我吧…我只是間接地將我自己湮滅吧。
持刀的撇過我的雙眼，瞬時奪腳而出，緊握著含血的刃，後頭互補著另外的持棒者。我身後切齒的持棒著早已爬起往身後一揮，摩擦空氣的聲音劃破對峙的寂靜，而我知道我閃不過。
那人棒子還沒落下就向後倒下，一把摺疊傘是讓他倒下的元兇，龐大的力氣加壓在先前的傷口上使他難以承受而昏厥，一城堡被吃掉了。
不過同時一把利刀在身後高舉，輕鬆的劃下，趕在我還沒回頭之時，鏗鏘一聲，貫破外頭龐大擁擠的雨聲。
我的折疊傘被利刃刷到骨折，他手中的刀雖一次被我擋下，卻不放棄地繼續向前攻擊，後頭的人也不甘示弱，側拿棒子一陣側打掩護，但一切都玩完了，跟那盤棋一模一樣，只剩一王一城堡的我啊，終究躲不掉死亡的結局。
「checkmate……」又一聲震破充耳的雨聲，斷裂的傘骨宛如西洋劍，欲想刺破對方，卻沒發現這也是對自己下手，沒有關係了，我已經……像怪物般……我已經……不復存在了。
怪物……成為……那天……我…成為怪物的那天在腦中一次一次越過，那可以扭轉一切的比賽、那登上冠亞賽的自己、那潔白無瑕的國王……和……一步的失足和漫場刺痛的笑聲與穿膛的一子又一子的死亡。
每日不眠的練習揣測，為了翻轉自己渺茫的未來、為了剩下幾枚銅板的口袋敲碎鏡子在地板刻成棋盤，用蟑螂屍體與撿來的垃圾湊齊的西洋棋，靠著血汗打入冠亞賽的我，爸媽應該非常為我驕傲吧，然而一時之間我慌了，慌在對方熟記的譜路、慌在他身上刺鼻的菸味、慌在自己…將王敞開，然後……錯將皇后拱手讓人，對面讓人疼痛的笑容奪去我的疼痛，一棋又一棋的淪落爆破持久的心血，他最後一句話湮滅我內在最後一抹燭火。
「連棋都下不好，你還能做什麼啊？廢物！」
「是啊…我就是廢物啊。」
「從來沒有人會安慰我啊。」
「反正努力只是搞砸一切而已吧。」
「變成不怕一切疼痛的怪物……就會解脫了吧。」被閉上雙眼
一陣一陣的雨看著，娉婷的白玫瑰被鑲嵌上紅彤的雞血石，在能躲避雨水的店內用慘色的面容，吸引人群觀賞購買著，即使這地方將是她最後一個避難點──冰點。
6.
我將郁曦姐送到醫院，醫生說她嚴重內出血需要住院「跟媽媽相仿呢這個病情。」我冷冷地說，不管醫生多在意我已經止血的胸口直接地我向他們辦理了住院手續，又一次地打算拿出所有的錢只為讓她恢復生機，這一切完全沒有原因，也不知道其原因。
濕透的大地熱漫著初春的氣息，我在家中望著擺在碎鏡前的白玫瑰，他爛漫著香味可與黃水仙相比，浸水的身姿可與菡萏相襯，原先是那麼的無味卻又那樣的刺鼻，我知道隨著疼痛被剝奪自己某一部分也會跟著被奪取，對我來說最無用的感情卻是我現在最想拿回的……但來不及了已經。
白玫瑰低下頭欲死似的，毫無生息映在我臉上也是面無表情，怎麼救也沒有辦法，只能問問曦姐了呢…我想。
到醫院後曦姐的病房亂成一團，塗抹在牆上的血跡歷歷在目，醫生護士跑進跑出好像在找尋誰的身影，隨口問了一位醫生他是這樣說著：
「那位病人？她清醒後就跑掉了，好像因為付不出錢吧，聽說她很嚴重是內出血……」
我跑過擁擠的車站、跑過菸味滿布的街、跑過工作的工地、跑過吵雜的商店街、跑過觀賞煙火的廣場，我一直跑著跑著不知道為什麼要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停，直至那昨天出事的花店。
浸在火浴的花店，裡頭嗆鼻的濃煙不斷從中流向空中，裡頭走出一位帶著墨鏡的人，旁邊還尾隨著兩位小弟，是拿著鐵棒的人和持著刀子的人，背後的火影讓他們的影子壓制著我的身體，兩人看到我站在那邊笑了起來，與戴墨鏡的人咬著耳朵，那墨鏡人咧嘴跟著笑了。
他把手摸向口袋，一把黑色沉重的槍指向了我。
我的視線全黑了下來，耳邊的聲音擴張吞噬我耳膜，地獄的笑、對手的嘲諷、郁曦的笑聲、媽媽的哭泣、爸爸的遺言、我的自卑……全向著我。
砰砰砰，三聲奪取了初春的聲音，白色玫瑰在家裡腐爛慢慢被蟑螂攀爬著。
現在為您報導某處發生懸疑的火災，共發現四具謎樣的屍體和一把用完的左輪手槍，一具女屍在火災發生處被發現，三具則是在店門口被火舌吞噬，令人驚訝的是地上的血跡明顯是被子彈射傷造成的，但驗出的DNA並非此四人的，許多人推測是怪物做的，但真的是怪物做的嗎？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當中，稍後為您做進一步的報導。
一位少年攤在沙發上丟下手中的棋譜全冊，揉揉眼睛，那漸漸只能看到黑白的眼睛。
「反正西洋棋也只有黑色跟白色……」他這樣說著，看著擺放在書桌前的冠軍獎盃無趣的笑著。
「我說過我討厭西洋棋了……」關掉吵雜的電視的他按著頭顱「我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黑暗嚙咬著他的耳朵，比過無數比賽的他被當成機器似的被要求熟記無數棋局的步伐，一步都不能忘記，瘋了……再也記不下去了……明明不是我想要的……但卻……
「難道……我真的……淪為……怪物了嗎……？」
話語化為死夜的絕響，攘奪被壓抑的靈魂，直至腐爛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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